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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表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生存状态。

作者将艺术气度和人民态度融合，光大了现实

主义传统，重申了理想主义价值，塑造出一群有

情有义、坚忍担当、善良正直的城市底层人物形

象，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

史诗品质。

为了呈现这种态度和品质，电视剧《人世

间》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戏剧化处理。

主创者匠心独运，大量使用重复化叙事手

法，通过对特定环境中具有隐喻性质的事物多

频次重复叙事，生动具象地再现了原著的思想

意蕴。悲天悯人的温情关怀贯穿全剧，对家庭伦

理、社会问题的省思与叩问相互交织，在雅俗共

赏中结晶出作品深沉的美学韵味。

重复化叙事形成的叙述频率，演绎着社会

生活的宏大乐章；通过爱情、友情、亲情的纠

葛，变奏着温情人性的动人曲调；也保证了在

长达58集的超长篇幅中，剧情发展始终能够围

绕周家三代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爱恨情

仇，展示他们悲喜交集的人生沉浮、坚韧不拔

的生命意志、温和友善的生活态度、矢志不渝

的奋斗精神。在时代的巨大变化中，展现出合

乎历史逻辑的社会文化追求。

回环多蕴藉  往复见深情

——电视剧《人世间》重复化叙事策略解析

陈方泽

摘  要摘  要｜｜电视剧《人世间》大量使用重复化叙事手法，对特定环境中具有隐喻性质的事物多频次重复

叙事。重复化叙事形成的叙述频率，演绎着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保证了剧情发展始终能够

围绕周家三代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爱恨情仇展开。遵循历史逻辑的社会文化追求贯穿

全剧，在对家庭伦理、社会问题的省思与叩问的相互交织中，结晶出作品深沉的美学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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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挚的个人感情

由于影视材料本身的特点，影视叙事可以组

合多种“表现的语言”，如画面、行动、道具、

文字、话语、音响和音乐等，使观众能够面对

众多同时性符号与事件。在形成叙述频率的方式

上，借助人物话语也是重要的手段。按照热拉

尔·热奈特的论述，“‘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

构筑，它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

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1］。电视

剧《人世间》通过剧中人物语言，在情节发展的

关节点反复出现，构成呼应，让观众在形象化的

感性中寻找抽象的理性，在循环复沓的对称中感

受作品的深长意蕴。

第一集，周蓉留下一封信给周秉昆和母亲，

孑然一人远赴贵州插队，让所有人目瞪口呆，不

知所以。只有周蓉的同学蔡晓光知道原因，他按

照周蓉的嘱咐，向周母和周秉昆作解释时说，周

蓉的选择表明“崇拜是爱的基础”。

“崇拜是爱的基础”，她被诗人冯化成吸

引，作为一个崇拜者，她义无反顾地来到贵州深

山的一个山洞里，要把爱情当作信仰。她寻找的

路径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而是为爱情而远走他乡，同时又用自

己的知识去点亮大山深处求知之火。即便由此成

为“现行反革命”的妻子，也依然认为，如果没

有对爱情的信仰，则自己与行尸走肉无异。表象

是与社会保持同步，实质却是目的清晰的叛逆。

不然就无法理解她不惜对抗家庭，甚至对父亲撂

下狠话“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周蓉的叛逆，其实是得到了贵州的大山的庇

护。桃花源式的与世隔绝和山民们的淳朴成了她

的爱情不受外界滋扰的防火墙，而一旦失去这

道屏障，乌托邦的理想便被现实的物欲所摧毁。

住房、职称、职位、荣誉、孩子的教育，任何一

项世俗的欲望都足以改变叛逆者的信仰。到第

二十九集，当周蓉成为大学教授，分得一套新房

时，冯化成与周蓉的爱情却走到了尽头。冯化成

酒后对蔡晓光说，周蓉对他的崇拜已经消失。蔡

晓光于是对周蓉说：“基础不存，爱将焉附？”

蔡晓光作为周蓉与冯化成爱情的见证者，最终成

了两人婚姻的送葬者。一个叛逆者最后成了现实

主义妥协者的俘虏，叛逆者生存的空间就在于现

实主义妥协者可以包容的范围。

蔡晓光在批评周蓉在爱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时，指出她的毛病是太“作”，不给在严峻的生

活中找不到出路的冯化成留情面。周蓉认为自己

说的都是事实，蔡晓光反问“事实就能说吗？”

看来，“能说与不能说”就是对待这一“范围”

的认知。

事实就能说吗？这句话与周秉昆对父亲周志

刚的反问——“是事实就该说吗”——构成有趣

的对称与重复。

很显然，这种对称与重复形成叙事上的叙述

频率，并不能简单看作将相同话语的转述，而是

因不同的情节叙事、不同的人物性格、不同的

情感表述的需要，以之呈现不同的层次、不同角

度思想内蕴，来显示出周家人对待亲情与爱情的

态度。热拉尔·热奈特认为，“‘思想’即话

语”。［2］这样的话语渐进或巧妙混合，其实是

在提醒受众注意这种叙事策略是对人物内心世界

富有特色的表现。

周秉昆是崇拜他父亲的。他在木材加工厂

与涂志强一起抬木料时，涂志强问他将来想做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73页。

［2］［法］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王文融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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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周秉昆竟然脱口而出“做爸爸”。涂志

强理解有误，竟然笑他没出息。后来，周秉昆

开吉膳堂、办书店，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栋有

厕所、厨房的二手房。这些都是在以父亲为榜

样，希望以一己之力重新建立起让人“羡慕”

的周家。谁知造化弄人，不久又得从这所房子

搬回“光字片”的老屋。在搬家前的家庭会议

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周秉昆告诉大家，自己

的偶像就是自己的父亲。

所以，周秉昆希望父亲能对他满意。他懂得

不是所有的“事实就该说”——他爱着一个带着

弟弟和儿子的寡妇，他不能说，怕父亲生气；母

亲病倒不省人事，他不能说，怕影响父亲的工

作；挣了比全家人都挣得多的工资，他不能说，

怕父亲知道他没有编制——特别是在母亲病倒，

而自己有可能被当作政治犯抓走的前夜，他叮嘱

郑娟，不出天大的事（母亲死亡），不要把母

亲的病情向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姐姐说，因为“他

们离得远，也帮不上什么忙，说了只是让他们

担心”。

周秉昆的崇拜，产生了对于父亲一手建起的

周家的最为纯粹的爱。一个以父亲为榜样的儿

子，就这样在最艰难的时刻，从母亲眼中的“老

疙瘩”成长为了敢于牺牲、隐忍负重的男子汉，

这份成长也缘于对父兄与姐姐将自己留在城中

的感激。不仅是面对亲情如此，周秉昆与郑娟也

是这样。他们的爱情起源于苦难中的同情，成熟

于艰难中的扶持，相守成平凡岁月中的亲情。就

像周秉义在最后的遗言中所表达的：“对晓光、

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

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

珍惜。”

而周蓉却因为缺少隐忍与包容，将自己信仰

的爱情推入了深渊，冯化成出轨、出国，最终出

家，了断尘缘。即便如此，周蓉依然未能吸取教

训：在周秉昆赞叹周秉义“光字片”拆迁的“井

田方案”厉害时，周蓉当即说“厉害啥，这方案

原创是商朝的”。以至于周秉义都要扫兴地说：

“周教授，实话一定要实说吗？”只能感慨，叛

逆的周蓉有如此宽宏大量的哥哥和无比包容她的

蔡晓光。

电视剧《人世间》通过周秉义、周秉昆和蔡

晓光的台词构成的对称、反复，显示出叙述上的

特有频率，从而形成叙事策略，生动展现了对待

亲情、爱情的情感态度和家庭伦理理念。让受众

更亲切地领会到亲情、爱情共同的基因密码就是

崇拜、付出、包容和感恩。

二、醇美的家庭伦理

美国当代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

复》中认为，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重复在叙事上相

对而言更加精妙。［1］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团圆”一词根深

蒂固一般地浸泡在生命的血液里，但电视剧第

一集却表现的是一家五口分散四方。一张“全

家福”照片是为了留住这一刻暂时的美满“团

圆”，也是对未来不可知“团圆”的期盼。五张

照片，一人一张，既是“分”，分在眼前；也是

“圆”，圆在心里。这一情节的设计我们可以用

白居易在《望月有感》中的意境来做类比：“吊

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

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意象

中，“看月”可以算作“重复叙事”的最高境

界，从《诗经》时代起，“月”便成为历代诗人

吟咏的对象反复出现，成为意蕴丰富而精妙的隐

［1］［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王宏

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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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材料。

在电视剧《人世间》中，主创人员巧妙运用

这一张“全家福”，将时代发展的跌宕起伏调和

成显影液，在一家普通市民的聚散离合、悲欣苦

乐中浸泡出全社会对于“团圆”最纯净的守望。

母亲（李素华）和小儿子周秉昆留守“光字

片”周家老屋，丈夫周志刚、大儿周秉义、女儿

周蓉一去多年未回。转眼又是春节（1973年）将

至，母亲让周秉昆将副食本上定量的肉买回来。

周秉昆大喜，以为中午要吃肉。母亲说买回来

“攒着，等你爸你哥回来过年”。为了表现家人

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盼望归来的急迫，情节叙事

中多次涉及“肉”的话题和情节：周秉昆和“六

君子”在城东郊“胜利商店”买不凭票不凭本的

肉，周志刚给周蓉准备的腊肉，周蓉为等待父亲

原谅准备好的见面礼——腊肉，周秉义为回家探

亲准备午餐肉……这大概就是安德烈·戈德罗所

说的“反复体叙事”，“反复的色彩只因蒙太奇

对比多个不同的场面才具有意义，可以说，是段

落整体的时间价值产生意义”。［1］最终这些深

情地准备却未能迎来团聚，那一张“全家福”依

然只是一份期盼，反复的叙事强化了受众对那个

时代的艰难生活的感受，并产生对在艰难生活中

依然保持希望的底层人民的敬意。

母亲李素华因为冯化成在1976年的“天安门

事件”中被抓，而导致脑血栓长达两年昏迷不

醒，醒来后依靠这张“全家福”恢复记忆。1981

年的春节，全家团聚。第一个回到家中的是父亲

周志刚，接父亲回家的周秉昆在“东升照相馆”

门口提醒说，“妈有可能不认识你”。镜头刻意

强调的背景和电视剧的第一集周志刚取照片时的

场景形成反复，热拉尔·热奈特称之为“空间敏

感性的‘单一性’与时间敏感性的反复性之间的

对立”，并指出“反复叙事”能让“事件之间自

发地建立起联系”。［2］显然，这样的反复在暗

示：再照一张“全家福”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周家

人的心头，而“全家福”已成为周家情感关联的

显性载体。当周志刚走进家门，两个特写镜头交

错：周志刚的期盼眼神和李素华的疑惑目光。当

周志刚忍不住先喊出“素华”，周母手持照片，

迟疑着回复“他爸”。周志刚老泪纵横，紧紧抱

住了自己的爱人，而周母手中依然拿着那张“全

家福”。

一张“全家福”、一个深情的拥抱，表现出

那样特殊的时代，每一个普通民众为国家的进步

发展所有的付出；他们的青春、生命，他们的坚

韧、隐忍，他们的辛酸、痛楚，全都收藏在那一

声质朴的呼唤中。拥抱、抽泣、抚拍，中国人的

幸福如此简单，却又有着无可企及的高贵和无以

言说的含蓄。

“全家福”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周秉昆的王家

屯新居。周秉义、郝冬梅、周蓉、蔡晓光齐聚在

周秉昆新居，祝贺周秉昆乔迁之喜，在周蓉提议

“为‘光字片’涅槃重生干杯”的画外音中，特

写镜头推向书架上的照片。“光字片”在周秉义

的努力下获得重生，体现了传统文化“修身齐家

治国”的理念，但更深层的力量来自一个时代磅

礴向前的社会发展的动能。只可惜，周父周母留

在了他们为之奋斗、牺牲、隐忍的时代，没有等

来无限憧憬的“光字片”重生的新阳。

一张“全家福”照片建构起的叙述频率，生

动释放了蕴藉其中的中国人关于“团圆”的执

念：“团圆”不仅是一家人齐聚的温馨时刻，也

［1］［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

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

2005，第170-171页。

［2］［法］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王文融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81-83页。



83

回环多蕴藉  往复见深情——电视剧《人世间》重复化叙事策略解析

是所有家庭成员共有温饱、共享温暖的温情生

活，更是哪怕在至暗时刻也能一起期待人生未来

的温柔黎明。

三、纯朴的人生寄托

电视剧《人世间》第一集有两个情节的设计

是对照的——那就是分照片与藏书籍。分照片是

对未来不确定的忧虑，而藏书籍则分明表达着对

将来的希望。

在父亲周志刚取“全家福”还没有回家之

前，哥哥周秉义就将一箱，共61本书籍，千叮咛

万嘱咐地交给了周秉昆：都是些难得的书，一定

要照看好。

这一箱书在剧情中四次出现，反复呈现的过

程，形成了一种明晰确定的文化态度。

文学艺术常常会折射作家的个人履历与社会

阅历。梁晓声认为，读书能彻底改变人的一切。

他说：“童年时期，家境贫穷，感觉只有在书

里，有亮光、有温度、有人性。”［1］显然，剧

作在形象化地传递这种共通的人生经验和对待自

身处境的态度。

周秉义在把书箱交给周秉昆后，还郑重建议

说，你最好利用藏书的机会，多读读书，你读书

太少了。周秉义如此建议的本意可能是出于对周

秉昆读书少的遗憾，但多少也有不爱书的人恐怕

难以保管好书的担心。

周秉昆不负重托，也真的按照哥哥的建议读

书（第五集周秉昆躺在床上读书，特写显示在读

一本《政治经济学》，为后来他在酱油厂调业

务科做业务员、在出版社做饭店经理作铺垫），

母亲还叮嘱他记得放回去不要把哥哥留下的书弄

失向了。周秉昆带着一家人从“光字片”老屋搬

出又搬回，镜头中那口箱子两次出现，可见导演

的细心。更有深意的是，周秉昆后来还成了出版

社的员工，开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吉膳堂”饭

店；在出版社准备让他再开一家饭店时，他力排

众议，改开一家主打教辅资料的书店。在经济改

革的大潮中，一干文化人想到的是挣钱，一个初

中毕业的周秉昆却希望用知识改变他人的命运。

他为了鼓励店员孙晓宁读书，主动自掏腰包给她

买书。

周秉昆的哥哥姐姐考上了北大，父亲也因此

成为光字片最骄傲的人。他深知父亲对他未能考

大学颇有微词，但他清楚哥哥姐姐对于父母只能

在“养心志”上体现孝顺，而他可以用勤奋的工

作、出众的能力在出版社获得编制，并挣得比全

家人都多的工资，成为对父母“养心志”与“养

口体”兼有的孝顺儿子。

电视剧《人世间》用明晰、形象和直观化的

桥段，以不断的“重复”构筑鲜明的思想意蕴：

青春时代对书的渴望、对朋友的寻找、对知音

知己的拥有，成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最深刻的记

忆；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在充满动荡的人生

中具备了看待世界的智慧目光和从容态度，深刻

影响了他们在时代的迷雾中辨识方向的能力，同

时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人生抉择。

无论是周秉义对郝冬梅的纯情、周蓉与冯化

成的勇敢，还是蔡晓光对周蓉的等待、周秉昆对

郑娟的真诚，书中的文化传递应该是他们生命中

跳动的精神脉搏。

电视剧《人世间》第四十六集，周秉昆的新

家，大家在帮周秉昆整理房间时，翻出了当年的

藏书，每个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通过

手中的书籍摩挲着青春的温度。第一次是书籍的

收藏，最后一次是书籍的展示，情节看似重复，

［1］王凡：《梁晓声：认清“人世间”的真相依然爱

它》，《现代快报》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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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侧重不同。当周秉义向大家介绍自己大获

成功的拆迁方案，并命名为井田方案时，周蓉拍

着手中的书说“这方案商朝的，已经几千年前

了”，所有人都快乐的大笑起来。在重复中赞美

文化的生命力如此久长，表现出对文脉的虔诚、

对青春的回眸。

剧情中有两节不大引人注目的情节反复。兵

团时期的周秉义，勇敢揭露政治部戴副主任利用

职权猥亵玷污女战士，而失去了被推荐上大学

的机会。在周秉义收集证据时，政治部主任姚立

松提醒周秉义，戴副主任有背景，小心他一句话

就能取消你的上学名额。周秉昆在历史巨变的关

头，将冯化成的诗作《何处寻总理》交给《金土

地》发表。诗歌发表后，蔡晓光提醒周秉昆要做

好最坏的打算。

周秉义本是文人，却偏偏做了一件侠义之

事；周秉昆原是工人，却竟然做了一件文人之

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胆识过人。金圣叹在评

点水浒时说：“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能使其间

一笔相犯……偃仰邪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

变化无穷也。”［1］

脚踏广阔天地的周秉义，身处逼仄陋巷的周

秉昆，用各自的方式保存了那一箱书籍的文脉，

也保存着正义的力量与豪迈。周秉昆读哥哥留下

的书，熟悉鲁迅的教诲“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

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懂得“比谨慎

更有价值的是敏锐、激情和勇气”，这也无疑是

周秉义的情怀。兄弟两人在人性的考验中，不约

而同选择了无私、勇敢、正直与担当，敢于牺牲

自己保护他人。

周秉义、周蓉通过自学考取了北大，周楠、

冯玥在周秉昆的呵护下考取了清华；周秉昆两次

坐牢也没有丧失希望。不断反复的叙事，就是

要表明文脉在，希望就在；努力读书，惶恐才会

消失、迷茫才会清晰、选择才会坚定，困境中的

“光字片”才能保持活力，找到出路。

四、厚重的文化传承

电视剧《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矛盾冲突，随

着周秉义从北京回到吉春任职而徐徐展现。“光

字片”的改造是周秉义一生的圆满时刻，也是这

个人物最重要的使命承载。他要用“光字片”的

重生，告慰带着遗憾离世的父亲之灵；也要以此

真诚回应父亲向他提出的问题：“忙小家、忙大

家、忙国家，都行，都对，但你得‘忙’出个道

道来呀！秉义，你身为副市长，看着下头的老百

姓因为没房住自杀，心里头啥感觉？”

“光字片”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电视剧《人世间》第四十三集，周秉义向中

央纪委要求调回吉春，出任市长。在一个雨夜，

让弟弟周秉昆引路考察雨后的“光字片”。他问

弟弟：知道“光字片”每条街道的名字吗？周秉

昆回应道：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

电视镜头摇过一片连一片的低矮的土坯房，

房屋东倒西歪、横七竖八，泥泞的街巷有微弱的

反光，可以看到房屋墙角堆放的各种杂物。周秉

义神情复杂感慨道：连起来是孔子的“仁义礼智

信”，儒家思想的核心，寄托着我们这块土地上

的前辈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后人的希望；但咱俩一

路走过，还能认出哪是哪吗？“随处私盖乱建，

盖没了仁义礼智信”呀。

“光字片”已经找不到“仁义礼智信”的路

径了，“光字片”住房难、行路难、生活难……

电视剧用重复的叙事构成叙述频率，强化“光字

片”生存的窘境。

［1］金圣叹：《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第361页。



85

回环多蕴藉  往复见深情——电视剧《人世间》重复化叙事策略解析

过春节，郝省长派黄秘书给周家送礼，汽车

找不到进“光字片”的路；大雪天，周志刚担

心落雪压坏房顶，送他的拖拉机进不了“光字

片”；雨夜，周秉义回“光字片”查看，也只能

让司机将车停在“光字片”外等着……

反复叙事不只是对情节简单的重复，每一次

都是在不同侧面重新补充叙述的内容，同时造成

观众的情绪叠加，以加深观影印象。事件本身是

多层次多侧面的，要展示它的丰富性必然要采取

多视角的叙事。重复的目的即在于此，并有通过

多视角产生“循环提问”的效果，引导观众参与

对不同叙事的内涵进行立体式的思索和探问。

郝冬梅的父亲，在“文革”前就视察过“光

字片”，对“光字片”的改造有过口头承诺，但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所以，郝省长急发哮喘

取消到“光字片”周家与周秉义父母的见面，既

能表现周秉义在婚姻状态中足够的低姿态和忍耐

力，更能为情节的发展蓄力，使“光字片”棚户

区改造保持强烈的张力，以丰满周秉义的形象。

大雪天，周志刚惦记着房子，从城郊村办工

厂赶回察看自家的房屋，拖拉机不能进“光字

片”，正巧碰见周秉义也担心雪情回家。周志刚

对儿子说，“我只惦着自家的房子就行，你行

吗？”反复的叙事中，强化周秉义的双重责任：

他既是“光字片”的儿子，也是这块土地的管理

者。就在他和父亲回到家中的当晚，肖国庆的父

亲冻死在二医院的锅炉房，他面对父亲的不满，

明白为政者的不作为就是对人民的辜负。

当他带着自己的心愿走回“光字片”，重复

叙事的张力再次体现：泥泞不堪的狭窄小巷挡住

了他的专车，他只能徒步而行。离开时，在一个

黑暗的角落，生于斯又带着改造“光字片”愿望

回于斯的吉春市市长，竟然遭遇了街坊的抢劫，

失去了手机、钱包、套鞋，还浑身沾满泥污、

脚也被碎玻璃扎伤。狼狈的市长知道，这块土地

的“仁义礼智信”因为贫穷而丧失。但失德的百

姓却不应该被惩罚，正所谓：“子欲善，而民善

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1］他坚决制止了妻子郝冬梅的报警，他

要做的是百姓心中的好官，是让他父亲满意的市

长，要用自己的努力让“光字片”重生。

他为“光字片”改造设计了“井田方案”，

首先要让“光字片”有路可走，通过叙述的重

复，保证在叙事上的前后联系，使情节合乎逻辑

地发展。

带癌工作，完成了“光字片”的拆迁。在众多

拆迁户和部分钉子户面前发表的那段深情告白，是

周秉义一段“失去并找回时间”的叙述。他说自己

的父亲是第一代“光字片”人，自己从生下来到下

乡之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自己的母亲成了植物人

靠大家帮助硬生生好人儿一样，自己对大家的报恩

就是要将“光字片”这个全省经济发展的耻辱消除

掉。肺腑之言感人肺腑，“光字片”的出路在于唤

醒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仁义礼智信”，但千万不可

忘记——子欲善，而民善矣！ 

周秉义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力让“光字片”

棚户区在这个城市消失，留给观众一个理想主义

的官员形象与一块理想幸福的家园。养育了周

秉义和他的弟弟妹妹的土地，在周秉义理想主义

之光的辉映下重生，周家老屋所承载的实用功能

也随着破败的墙垣、瓦砾深埋在了多情的黑土地

下。但原本蕴藏在“光字片”每个人心中的文化

因子却因此而飘溢扩散，重新有了生根发芽的土

壤，成为这个社会中每个善良的人对未来美好的

瞻望和憧憬。

［1］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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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电视剧《人世间》独具匠心的叙事频率，保

证了故事的生动呈现，展现了底层百姓心灵亮度

和人格高度，拓展个人对待命运的宏观视野，让

受众的思考获得理性的张力。

一件事不仅可以发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

者重复。［1］热拉尔·热奈特对叙事与故事间

的频率关系的描述已成为叙事学的经典理念。

加拿大学者安德烈·戈德罗和法国学者弗朗

索瓦·若斯特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将

频率关系的叙事理论运用于影片的言语叙事和

画面，认为重复化的叙事可以在段落层次上介

入，能够使叙事的两个段落之间形成空间联

系，进一步达成内在情态和外在画面的统一。

分散在影片中的一个事件，通过重复化叙事，

好像不断出现在一个乐曲中的服从于音乐逻辑

的音符，带来种种耐人寻味的回响。［2］

这部长达58集的电视剧大量采用这种重复化

的叙事手法，使主题的表达蕴藉丰富，既有对人

物命运的深情关注，又有对社会生活的无限期

冀，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冷静与理想主义的热情的

有机结合。

［陈方泽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卫视］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73页。

［2］［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

167-168页。


